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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有很多种，但你喝
过南北极冰块合在一起兑
的酒吗？我喝过。那美妙的
味儿终生不会忘怀。
那是 20年前的事了。

当年，我参加中国首次北
极考察队，正值中秋那天，
“雪龙号”在北冰洋上航
行。8月 27日晚 10点，随
船医生裴福余邀请我和新
华社的记者小聂，
以及另外几个船员
到他的房间，品尝
“南北极冰块合在
一起的酒”。
地球南北两极

的冰结合在一起兑
酒？闻所未闻，更不
要说亲口尝一尝
呢，这是人生头一
回遇到的新鲜事！
船上条件虽有

限，走进裴医的舱
室，却见一张干净
的小桌，摆上了花
生、皮蛋、盐水虾等
几样小菜，还有几
把舒适的椅子。打
开舷窗，北冰洋上的明月
照进房间，一股浓浓的洋
上聚会小酌的情调。
为了活跃气氛，裴医

生提议大家先喝一杯白
酒，祝愿中国首次北极考
察成功。我和小聂有一个
共同点，都不喝白酒，但盛
情难却，于是胸脯一拍，表
示破例喝上一杯。裴医生
拿出藏在柜里的两瓶酒，
一瓶是“酒鬼”，一瓶是包
装精美的“王朝”葡萄酒。
我们每人先斟满一杯“酒
鬼”，一边谈天说地，一边
频频举杯。序曲过后，裴医
生站起来，到冰箱的冷冻
层端出两个盘子。盘子里
盛满晶莹剔透的冰块。他
说：“大盘子里装的是今年
（1999年）初在南极中山
站附近采集的南极冰，小
盘子里装的是几天前刚刚
在北极核心区采集的北极
冰。‘雪龙号’只有今年来
到地球两极，也只有有浪
漫情怀的船上工作人员，
采集并珍藏到来自两极的
冰。我请你们把两极冰放

在一起兑酒品尝。尤其是
老李，你既是首次南极考
察的队员，又是首次北极
考察的队员，《北京晚报》
用‘脚踏两极第一记’介绍
你，今晚特别请你来喝两
极冰块第一杯酒！”我太感
动了。“谢谢！谢谢！”我一
个劲地说。
裴医生毕业于第二军
医大学，在船上主
编一份已经办了五
十多期的《雪龙
报》，经常写些描写
海上感觉和见闻的
诗词，是个很有文
化人气质的医生。
他出的此招，真是
一绝！他把大家面
前喝白酒的小杯子
换成喝葡萄酒的大
杯子，给每人倒上
半杯“王朝”，然后
用一把铁锤把冰敲
成小块，端到大家
面前，让每个人挑
一块南极冰和一块
北极冰。投入杯子

后，冰块快速地消融着，发
出“噼啪噼啪”的响声。裴
医生介绍说，这是因为南
极的冰块中夹有气泡，当
冰块里面受到压缩的空气
突然释放出来的时候，就
会发出爆裂一般的声响。
听南极万年冰在酒中发出
的声响，似听美妙的乐曲。
大家连忙把酒杯放到耳
边，渐渐地声音稀疏了，但
是更加清脆。
“南极冰是怎么采来

的呢？”裴医生介绍说，“是
在南极中山站附近的一个
冰山上，在几十米深的地
方挖来的。根据推算，这些
南极冰的年龄最
少有几万年，也许
有几百万年。就连
夹杂在冰块里的
空气，也是多少万
年以前的空气，原汁原味，
绝对不会受到人类的污
染。那些北极冰就采自我
们作业的冰站附近，是去
掉表面覆盖的积雪之后，
精心采集的。”当时我在北
冰洋的冰原上，尝过北极
的冰，淡淡的，没有任何味
道。但是站在漂浮的冰原

上，用牙齿把北极的冰咬
得“格格”作响，感觉也挺
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没
有任何味道，是世界上最
好的味道了。这些北极冰

的冰龄比南极的
冰龄要短得多，大
约在几年到几十
年之间，因为北极
的冰总是在漂移。

我们在品味南北极冰
块合在一起的酒的时候，
考察船刚刚驶出北极圈。
月亮正圆正亮，在海面上
铺下一条迷人的、随波闪
烁的光影。几颗闪烁的星
星，宝石一样镶嵌在天幕
上。小屋里，在波涛和明月
的相伴下，我们都醉了。

绝版的秋假
陈重阳

    那时，我们村小的老师都是本村的，
也都是民办。既要教书，也要照顾庄稼。
每每到了秋天，村道上车马辐辏，惹得老
师身在课堂，心有点慌慌的。

李老师的老婆就跑到学校，冲进课
堂夺下他的教科书：“庄稼烂地里了，你
倒是消停哩！”李老师气得脸红一阵白一
阵的，冲老婆吼：“我有我的理想，我的追
求！”他老婆仍不依不饶
⋯⋯这时候，上面通知
来了———放秋假。于是，
“呼啦”一下，小伙伴们
都背着书包散了，回家
帮大人收秋。李老师也胳膊一挽，拉起架
子车跟他老婆下了庄稼地。

田野的景象，真太壮观了，大田里尽
是人，同庄稼较着劲儿。玉米威武，高过
我们一大截，我们照样攀着它的秆子，咔
嚓咔嚓，把玉米棒子掰下来，丢进编织
袋。口渴了不要紧，玉米秆子折一节，用
牙扯掉表皮，嚼其汁液，甜得像甘蔗呢。

收芝麻，刨花生，割豆子，农活的花
样多。丢下书本，田野也是大课堂，
学到的是劳动，还有生物。这比蹲
在教室里的“纸上谈兵”有意思得
多，也实用呀———芝麻浑身爬着小
荚子，摘一枚，用手掰开，指甲相对
一弹，小小颗粒儿，“嘣”的一声，跳入口
中，清香美味；新花生，嫩嫩的，水水的，
咀嚼起来甜脆爽口；在地头，架起秸秆来
烤玉米，“毕毕剥剥”响着，待熟了，去掉
苞衣，籽粒金黄如玉，焦，香，十分杀馋。

当然，小孩们是容许开小差的。秋蝈
蝈发奋地在振翅，声音清脆地鼓荡在空
气中。耐不住诱惑，我们就去捉。蝈蝈很
警惕，蹑手蹑脚趋过去，它立即噤了声。
不过不要紧，我们有法宝。用筷子折作两
段，在其上挖些凹槽，交叉一起摩擦，像
拉胡琴一样，发出“咯叽咯叽”的声响。这

样，蝈蝈以为是同类在弹唱，安全警戒解
除，又优哉游哉叫起来。我们锁定目标，
一个饿虎扑食，将它捕获。之后，用高粱
秆子编个笼，投之以菜叶、秋辣椒，捂在
口袋里，跟宝贝似的。蝈蝈吃饱了，夜里
白天，一高兴就唧唧开唱，这声调就是乡
村的“协奏曲”，让农家小院生动了几许。
乡人普遍尊师重文。我娘会说：去，

帮李老师装车去。李老
师的责任田很近，老远
就看见有学生在帮忙。
我凑过去，李老师正把
耙子举过头顶，“嗨哟”

一用力，挖出一串红薯。真大啊！像个娃
娃。我忽然想起来，语文课本里有篇《拔
苗助长》，我和同学沫子，在春天里曾经
给这片红薯“拔苗助长”。沫子一边拔一
边坏笑：这是老师课本上教给我们的，怪
不得谁！我疑惑：为什么李老师的红薯没
有死掉呢？这么想着，脸刷地红了。
“兔，兔子哎———截住哟———”四下

响起了吆喝声。听到吆喝，农人握着铁锨
耙子，挥舞着，咋呼着，狗也跟着
起劲儿，和人一道围追堵截。兔
子诚惶诚恐，晕头转向。不过，兔
子是短跑高手，贼厉害，根本逮不
住。狗撵兔，差一步。兔子最终消

失了，狗蹲在地上讪讪地喘着粗气。
撵兔子，是大田里的一个小插曲。
农民真是伟大，半个月的工夫，就改

天换地。再看田野，立体交错的各种作物，
像被剃了光头，干净利落了。接下来，土地
被复耕，被播种。不几日，簇新的麦苗生出
来了，绿盈盈的，秋风中抖动生命的惊喜。
秋假结束了。一节铁轨撞出的钟声

震荡起来，急急如律令，我们重新又回到
学校上课。
不知何年何月起，秋假取消了。童年

的秋假，有秋假的童年，都成了绝版。

情系“两扇门”
王妙瑞

    最近小区有
两扇门，一扇关
了、一扇开了，群
众无不称好。

被关的一扇
门为了环保。它是垃圾收集房，位于 11号楼西侧围墙
外与一栋多层商务楼之间。夹缝间距 7米，垃圾房宽 4

米，和住宅楼阳台近在咫尺，且无绿化隔离带。还破壁
增开了一扇大的卷帘门，便于垃圾房的机器翻斗放下
来。此门朝东直面小区，臭气和噪声一直扰民。朝西的
底楼房子只得用于物业办公；2楼房子朝西的窗户不
能开成了摆设；苍蝇蚊子飞到了 14楼以上。垃圾房建
于 2000年，不符合 5年后制定的新规，但这扇门的问
题，牵一发动全身，十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

今年夏天中央生态环保督导组来到上海检查工
作。小区党支部书记老沈和多位退休阿姨根据上海电
视台每天滚动字幕留下的联系电话，向督导组反映，并
寄出相关材料。其实大家本不过一试罢了，并不抱多大
希望。可惊喜的是，督导组亲自过问了。小区垃圾房问
题被列入普陀区生态环保整改事项之一，《新普陀报》
公示整改。10天后的中秋节，一支施工队开进了垃圾
收集站，原来的垃圾压缩机因噪声超标，用电焊机进行
切割运走。卷帘门拆除，进行封闭，有缝隙的地方全部
打上硅胶。垃圾房的窗加上一把铜锁。缠绕居民 19年
的烦恼事终于妥善解决。

新开的一扇门为了民生。距离小
区垃圾房 50米远的曹杨路上，有一幢
高楼的底层和二楼原用于商用。政府
出巨资重新规划改造，同心家园社区
网格化服务管理武宁片区 8月开张了。焕然一新的设
施，上楼有电梯，方便了社区人，特别是老年人。社区食
堂供应早中晚三餐，品种丰富，全年无休，敬老卡经街
道审核还可优惠享受美食。几千平方米，还开设了各种
服务。培训室每周活动安排丰富多彩，多功能厅天天放
映一部电影。爱心柜可免费借用车子充气泵和家用医
疗器具、修理工具等⋯⋯我坐在软椅上享受理发师的
理发、洗头，回想养老金年年往上加，理个发从美容店
多年前的优惠价 18元，到前不久大卖场出现的“快理”
10块钱，现在只要 6元钱，老年人谁不眉开眼笑？

刚理完发，旁边的年轻女管理员对我说，老先生，
要不要登记免费清洗空调和油烟机。真的还是假的？她
说当然是真的。有这等好事送上门，怎能拒绝呢。办妥
手续，回家告诉老妻，她叫了起来，千万别上当啊，现在
骗人的手法多得很。老妻要我去注销登记，我才不干
呢。这点自信都没有别活了。半个月后，有人上门，把我
家里的格力空调清洗得一干二净，分文不收。临走前对
我说，今天你省下 156元。然后对着空调用手机拍了照
片传回本部，而我只是签了姓名而已。
“两扇门”给我的感触太深了。进入新时代，政府关

心民生，实事不断。哪扇门不利于百姓生活，该关的坚决
关；哪扇门有利于百姓生活更美好，该开的积极开。“一关
一开”都是为了人民福祉。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8
2019 年 11月 19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史佳林 编辑邮箱：shijl@xmwb.com.cn

七夕会

摄 影

金色的塔里木
侯伟荣

    深秋十月，霜降枝头，从漫漫黄沙
中吸取了整整一夏天的养分，秋日的胡
杨褪去短暂的绿色，换妆为塔里木永恒
灿烂的本色金黄。光线勾勒着轮廓、幻
化出浓淡，让一派金黄也呈现出千种风
情，万般变化，璀璨夺目。金色的胡杨，
像点燃的火炬，气
势壮阔，情绪炽热，
与蔚蓝的天空竞相
辉映，奏响生命之
魂的赞歌。

我爬到一个沙丘上，看到这里有一
部分沙丘没有踩过脚印。这里的沙丘，
类似于人体的臀部曲线，中间是塔里木
河湿地里的胡杨，还有 S弯的小河，远

处沙漠丘陵，景色
非常美。我就在这

里等光线，边
等边拍。等到 4

点多钟，光线西
斜了，色温成暖色调，我就开始边下沙
丘边拍摄。用的是尼康 D800E 装有
70—200/2.8头，假如用 27—70/2.8头

的 70 端 和 70—
200/2.8 头 的 70

端，可能在景深方
面 24—70/2.8头拍
摄要好些，没用是

主要考虑那时有风吹起的细沙，换镜头
时怕照相机的 CMS成像系统里吹进灰
粒，影响照片画面的质量。

这些照片回来后我也处理了一些
黑白的，和彩色比较各有千秋。毕竟，塔
里木之秋，太美了！

一
曲
《帝
女
花
》

范
若
恩

    记得 2011年春季学期为国际留学生
讲中国文化，想起戏曲不能够只讲京昆，
还得讲讲其他的地方戏曲。当时只是听闻
《帝女花》之名，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故事，
偶尔去看那《香夭》一幕，当时就被其中的
唱词和曲调所吸引，唱词悲怆，如果说昆
曲曲调雅中带柔，越剧柔中带雅，则粤剧
雅柔之外带三分刚烈，尽管我不懂粤语，
但那刚烈之音，绕耳不去。第二天如痴如
醉地看着视频，第三天从张江校区讲课返
程时，跟同车的一位老师说我今天不能跟
你坐在一起，要单独靠窗坐，然后就在他
惊愕的目光中坐在窗边一遍遍地哼着。

一直以为《帝女花》为清人所作，后
才知道居然是唐涤生作品，配的是歌咏昭君出塞的《妆
台秋思》。唐先生曾目睹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战乱频仍，
外寇入侵。知为他做，于那两千年前、三百年前和上世
纪山河破碎，身世飘零的深沉历史又多一份感悟。

一个武汉人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就这样跟粤剧《帝
女花》结缘。之后的生活，每天都要唱至少一次《帝女
花》。2013年一个春夜，书房满地月光，突然跳将起来，
就着手机将最后一幕翻译为英文。2015年，绕过半个地
球赴加勒比任教，人海潮声中，接着修改翻译稿，2016
年应邀赴会朗读，孤身一人奔赴西海岸奥克兰。会后在
秋天的旧金山拜访定居在此的惠娟一家人。那个秋夜，
我们一起听着《帝女花》，窗外松鼠静悄悄走过，身边已
经长为大孩子的光光静静听着。2017年，在加勒比偶尔
搭一个广东老先生的车，闲聊之中才知道他是广东人，
曾辗转武汉、香港等地。我和他都喜欢任剑辉和白雪仙
大师的作品，我刚唱一句“落花满天蔽月光”，在后排轻
声跟他人聊天的他太太，突然失声叫道《帝女花》！

我讲课时提过《帝女花》。有一个学期，一个湖南女
生突然课后走至身边，小声唱三句，跟我说，她昨天将
《帝女花》看了又看，她外公外婆都是唱戏为生，小时候
就背在他们背后去各乡各镇。不知那个女孩子毕业之
后去何方，是否依然会唱起《帝女花》？

诨名和小号
罗仁基

    有一种名字，我始终定义不好，
因为它不是大名，也不是小名，说是
外号吧，外人又不知道。我定义不下
来，可我能抓住它的特点，就是反映
一个人在一个时期的特征。比如，我
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爱管
我叫“酱罐罐”。因为家里一吃炸酱
面，我就迫不及待，总是把脸弄得糊
糊道道的。再比如，在我七八岁“讨
人嫌”的阶段，父亲爱管我叫“二沿
盔子”，因为那时我的脑袋长得走了
形儿，一度长成电影《老炮》当中六
爷脑袋的形状。
在我们家，不光父亲爱给孩子

起“小号”，其他人也受到影响。比

如，我的大侄，小时候一哭，就爱红
眉毛，所以叫着叫着，有一段时间，
全家人都管他叫“红眉毛”了。
还有就是我的儿子，他小时候，

我们喜欢管他叫“珍珠泪”。大家可
能一听这名，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吧！就是眼泪来得特别快，无论是挨
了老师批评，还是参加游泳班，见什
么，怕什么，亮晶晶的眼泪说来就
来，一秒钟就会在眼里打转儿。

转眼，如今，家里添了新成员，
可家风依旧。虽然大名小名在孩子
出生一个月之内，就都已经起好了，
但当我见到孩子圆鼓鼓的小脸儿、
精致的鼻子，以及若有所思的小眼
睛时，又忍不住管她叫“小宝”了，因
为大家可能都见过这样的情形，就
是有一种人的长相和他的名字高度
契合，见到他如果是在听到他的名
字之后，或许就会觉得这个名字非
他莫属。
当然，诨名与小号，都是暂时

的，我的诨名与小号现在也几乎听
不到了，可是偶尔有人提及，我还是
能感受到有一种温情从心中流过。

小欣喜
红 萍

    阴，时不时洒几滴雨。心
里还想着那棵罗汉松，惦记
着松枝间彩色的罗汉果。带
把伞，出门去望望它。
站在那显得瘦弱不起眼

的罗汉松前，忍不住摘了几粒罗汉果来吃。顶上那粒小
的，硬硬的，味涩。大的那粒，口感像无籽葡萄肉，不酸，
微甜。吃后齿间有松香。
吃之前摊在掌心拍照。锻炼的三三两两的人看见

了，会发出疑问：“这是什么？”
这株罗汉松长得又不起眼，松针间的果虽然是彩

色的，但果实甚小，不仔细看是不容易发现的。
我出门主要不是为了锻炼，是为了发现。走在绿地

草林间，东张西望，有了新的发现，就会有点小欣喜。
愿怀着这一点欣喜，以及欣喜里的一点忧伤，此生

继续走在通向美的路上。


